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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 色 马

有一天早上，吃早餐的时候，福尔摩斯对我说道：

“华生，恐怕我只能去一次了。”

“去一次？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达特姆尔，去金斯皮兰。”

我听了并不感到惊奇。说实话，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在英国各

地，现在到处都在谈论着一件诡异古怪的案件，但福尔摩斯却从

没有关注过。他每天总是紧皱着双眉，低头思考着，在屋里面徘

徊，一斗接一斗地吸着烈性烟叶，完全不理我提出的问题和议论。

报刊零售商当天给我们送来的各种报纸，他也只是浏览一下就扔

到一旁。但是，尽管他默不做声，我完全明白，福尔摩斯正在仔

细思考着什么。当前，人们所关注的只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迫

切需要福尔摩斯的分析推理能力去解决，那就是韦塞克斯杯锦标

赛中的名驹离奇的失踪和驯马师的惨死。因此，他突然做出决定，

打算去调查这件戏剧性的奇案，既不出我所料，也正合我意。

“如果不妨碍你的话，我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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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亲爱的华生，你能和我一同去，我非常高兴。我想你一定会

不虚此行，因为这件案子很有特点，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。我想，

我们现在动身去帕丁顿正好能赶上火车，在路上我再和你详谈这

件案子的情况。你最好能带上你那个双筒望远镜。”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已坐在开往埃克塞特的头等车厢里，带护

耳的旅行帽遮住了福尔摩斯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，他正在匆匆翻

看在帕丁顿车站买到的一叠当天的报纸。我们早已过了雷丁站很

远，他把最后看完的那张报纸塞在座位下面，掏出香烟盒来让我

抽烟。

“我们走得不慢，”福尔摩斯看看窗外，又看了看表说，“现在

每小时的车速是五十三英里半。”

“我可没有用心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标。”我答道。

“我也没在意。但这条铁路线附近电线杆的间距是六十码，所

以很容易就算得出来。我想你对于约翰·斯特雷克遇害和银色白

额马失踪的事，已经了解了吧。”

“我已经看了电讯和新闻报道。”

“在这起案件中，分析推理的方法应当用来仔细查明案情的细

节，而不是去查找新的证据。这件惨案极不寻常，非常费解，并

且与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相关，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推测、猜想

和假设。难就难在把那些确凿的事实——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

理论家、记者虚构粉饰之词区别开来。我们的责任是立足于可靠

的证据来得出结论，并确定在目前的案子中哪一些问题是关键的。

我在星期二晚上接到了马主人罗斯上校和警长格雷戈里两个人的

电报，格雷戈里请我与他一起侦破这件案子。”

“星期二晚上！”我叫出声来，“今天已经是星期四早晨了。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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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为什么不动身呢？”

“这是我的过错，亲爱的华生，恐怕我还会出现很多错误，而

不像通过你的探案录了解我的那些人想像的那样。事实上，我并

不相信这匹英国名驹会藏匿这么长的时间，尤其在达特姆尔北部

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。昨天，我一直盼望能听到找到马的消息，而

那个拐马的人就是杀害约翰·斯特雷克的凶手。哪知直到今天才

发现，除了捉住年轻人费兹罗依·辛普森以外，其他一无所获。我

想是该我行动的时候了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并没有白白浪费昨天的

时间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已经做出了分析推理。”

“至少我了解了这件案子的一些主要事实。现在我可以一一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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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出来。我觉得，要查清一件案子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把它的情

况对另一个人讲清楚。此外，如果我不告诉你我们现在掌握了哪

些情况，我就得不到你的帮助。”

我向后仰靠在椅背上，抽了一口雪茄，福尔摩斯俯身向前，瘦

长的食指在他左手掌上比画着，向我谈起促使我们这次旅行的事

件梗概。

“银色白额马是索摩米种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就像它驰名的祖

先一样，始终保持着优秀的记录。它已经是五岁口了，每次在赛

马场上都为它幸运的主人罗斯上校赢得头奖。在这次惨案之前，它

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的冠军，人们押在它身上的赌注是三比一。它

是赛马嗜好者最爱的名驹，而且从未使它的拥趸失望，因此，即

使是这种悬殊的赌注，也有巨款押在它身上。所以，设法阻止银

色白额马参加下星期二的比赛，显然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

关。

“当然，在上校驯马厩所在地金斯皮兰，人们都了解这种情况，

所以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这匹名驹。驯马人约翰·斯特雷

克原本是罗斯上校的赛马骑师，后来因体重增加才更换他人。斯

特雷克在上校家做了五年骑师，七年驯马师，平时他给人的印象

是一个热心肠的诚实仆人。斯特雷克手下有三个小马倌。马厩不

大，一共只有四匹马。一个小马倌每天晚上都住在马厩里，另外

两个睡在草料棚中。三个小伙子的品行都不错。约翰·斯特雷克

结婚以后，住在一座小别墅里，离马厩有二百码远。他没有孩子，

有一个女仆，生活条件还算可以。那个地方很荒凉，在北边半英

里以外，塔韦恩托克镇的承包商建造了几座别墅，专供病人疗养

以及其他愿来享受达特姆尔新鲜空气的人居住。向西两英里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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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塔韦恩托克镇，穿过荒野约两英里远近，有一个梅普里通马

厩，它属于巴克沃特勋爵，管理人名叫赛拉斯·布朗。荒野其他

方向则异常荒凉，只散居着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。这件案子发生

的星期一晚上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

“和平时一样，在这天晚上，马匹经过驯练、刷洗后，马厩在

九点钟上了锁。两个小马倌回到斯特雷克家，在厨房里用晚饭。另

一个小马倌内德·亨特留下来看守。九点多钟，女仆依蒂斯·巴

克斯特到马厩来给亨特送晚饭，这是一盘咖喱羊肉。她没有带饮

料，因为马厩里有自来水，按规定，看马房的人在值班时，不能

喝别的饮料。由于天很黑，这条小路又穿过荒野，所以女仆随身

带着一盏提灯。

“依蒂斯·巴克斯特走到离马厩三十码左右时，从暗处走出来

一个男人，叫住了她。借着提灯的黄色灯光，她看到这个人好像

上流社会的打扮，身穿一套灰色花呢衣服，头戴一顶呢帽，脚蹬

一双带绑腿的高统靴，手拿一根颇显沉重的圆头手杖。然而给她

印象最深的是，他的脸色过于苍白，神情局促不安。她估计，这

个人大约有三十多岁。

“‘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’他问道，‘幸亏看到你的灯

光，不然我恐怕真要露宿在这荒野里了。’

“‘你走到金斯皮兰马厩旁边了。’女仆说。

“‘是吗？我运气真好！’他叫道，‘我知道，每天晚上有一个

小马倌独自睡在这里。我猜这就是你给他送的晚饭吧。我相信你

总不会如此高傲，连一件新衣服钱都不想赚吧？’这个人从背心

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白纸片，‘务必在今天晚上交给那个孩子，

那你就可以赚到买一件最漂亮的上衣的钱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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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他一副很认真的样子，依蒂斯非常害怕，赶忙从他身旁跑

过去，奔到窗下，因为她惯于从窗口递饭。窗户已经打开了，亨

特坐在小桌旁边。依蒂斯刚要告诉他所发生的事，陌生人却又走

了过来。

“‘晚安，’陌生人隔着窗向里探着头说道，‘我有话同你说。’

姑娘十分肯定地说，在他说话时，她发现他手里攥着一张小纸片，

露出一角来。

“‘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’小马倌问道。

“‘这件事可以使你的口袋里多出些东西，’陌生人说道，‘你

们有两匹马参加韦塞克斯杯锦标赛，一匹是银色白额马，另一匹

是贝阿德。你要能透露给我可靠的消息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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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在五弗隆①距离赛马中，贝阿德能超过银色白额马一百码，你们

自己都把赌注押到贝阿德这匹马上，是真的吗？’

“‘这么说，你是一个该死的赛马探子了！’这个小马倌叫喊

着，‘现在我要让你明白，在金斯皮兰我们是怎样对付你们这些家

伙的。’他跑过去把狗放了出来。这个姑娘赶紧向家里奔去，不过

她一面跑，一面向后张望，看到那个陌生人还在俯身向窗内探望。

可一分钟以后，亨特带着猎狗一同跑出来时，这个人已经消失了，

尽管亨特牵着狗绕着马厩转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这个人的踪迹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我问道，“小马倌带着狗跑出去时，门锁了吗？”

“很好，华生，太好了！”我的伙伴低声对我说，“我认为这

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昨天专门往达特姆尔发了一封电报查问这件

事。小马倌在离开以前把门锁上了。顺便补充一点，窗户小得根

本钻不进人。

“亨特等另外两个小马倌回来后，便派人去向驯马师报告了所

发生的事情。听到报告以后，斯特雷克虽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

堂，却非常不安。这件事使他心乱如麻，所以，斯特雷克太太在

半夜一点钟醒来时，发现他正在穿衣服。对妻子的询问，斯特雷

克回答说，因为他心里惦念这几匹马，所以一直不能入睡，打算

到马厩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。斯特雷克的妻子听到雨点嘀嘀嗒嗒

地扑打在窗上，便央求他留在家里，可是他不顾妻子的请求，披

上雨衣就走了。

“早晨七点钟，斯特雷克太太一觉醒来，发觉丈夫还没回来，

①弗隆：英国长度单位，相当于八分之一英里。——译者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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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忙穿好衣服，叫醒女仆一起赶到马厩。只见马厩门大开，亨特

坐在椅子上，身子缩在一起，完全不省人事，马厩内的名驹和驯

马师也踪迹全无。

“她们赶快叫醒睡在草料棚里的两个小马倌，他们两个人睡得

非常死，所以晚上一无所知。显然，亨特受到强烈麻醉剂的影响，

无论怎样也叫不醒他，两个小马倌和两个妇女只好任凭亨特睡在

那里，都跑出去寻找失踪的驯马师和名驹。他们原以为驯马师出

于某种原因把马拉出去进行早间训练，于是登上房子附近的小山

丘向周围的荒野放眼望去，他们没有发现失踪的名驹的一丝影子，

却发现一件东西，这件东西使他们预感到发生了不幸。

“在距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，斯特雷克的大衣从金雀

花丛中曝露出来。在附近荒野上的一块凹地中，他们找到了遇害

的驯马师的尸体。他的头颅被砸得粉碎，显然遭到某种沉重凶器

的猛烈打击。他大腿上也受了伤，那是一道很整齐的长伤痕，分

明遭到一种非常锐利的凶器的攻击。斯特雷克右手握着一把小刀，

血块一直凝到刀把上，看得出他与攻击他的对手进行过搏斗。他

的左手紧握着一条黑红相间的丝领带，女仆认出来，昨晚到马厩

来的陌生人就戴着同样的领带。亨特恢复知觉以后，也证明领带

就是那个陌生人的。他确信这个陌生人从窗口在咖喱羊肉里下了

麻醉药，使得马厩失去了看守人。至于那不知去向的名驹，在发

生不幸的山谷底部泥地上留有充足的证明，说明搏斗时名驹也在

场。可是那天早晨它就失踪了，尽管重金悬赏，达特姆尔所有的

吉卜赛人都受到了监视，却没有任何消息。最后还有一点，经过

化验证明，这个小马倌吃剩下的晚饭里含有大量麻醉剂，而在当

天晚上斯特雷克家里的人也吃同样的菜，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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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就

是整个案件

的基本情

况。我讲述

时没有任何

推测的成

分，尽可能不加想像。

现在我来告诉你警署

处理这起案件所采取

的措施。

“受命调查该案

的警长格雷戈里是一

个能力很强的官员。

如果在他的禀赋里再

加上一点儿想像力，

他肯定会在那门职业

中得到提升。他赶到

出事地点，立刻找到了那个嫌疑犯，并拘捕了他。找到那个人并

不难，因为他就住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小别墅里。他好像叫费兹

罗依·辛普森。他出身高贵，并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赛马场上曾

大肆挥霍钱财，现在是伦敦体育俱乐部的马匹预售员，以此糊口。

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，发现他用总数五千镑的赌注赌银色白额马

输掉比赛。被捕以后，辛普森主动供出他到达特姆尔是希望探听

有关金斯皮兰名驹的情况，同时了解有关第二名驹德斯巴勒的消

息。德斯巴勒是由梅普里通马厩的赛拉斯·布朗调教的。他不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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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但却解释他并没有恶意，只不过想得到第

一手情报而已。在给他看了那条领带后，他立刻面无血色，一点

也解释不清他的领带怎么会落到被害人手中。湿漉漉的衣服说明

他当晚曾冒雨外出，而他的槟榔木手杖上端镶有铅头，完全可以

用作武器反复打击，使驯马师遭到如此可怕的致命创伤。可另一

方面，辛普森身上却没有受伤的迹象，而斯特雷克刀上的血迹可

以表明至少有一名袭击他的凶手身上带有刀伤，总而言之，案情

就是这样。华生，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启发，我将非常感激你。”

福尔摩斯凭借独特的分析能力把情况讲述得非常清楚，使我

听得入了神。尽管我已经了解了大部分情况，但我依然摸不透这

些事情之间的联系，或这些联系代表了什么重要的意义。

“会不会是在搏斗期间，斯特雷克大脑受了伤，随后自己割伤

了自己呢？”我提出了看法。

“很有可能，十有八九是如此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如果真是这

样，有利于被告的一个证据就不存在了。”

“另外，”我说道，“我现在还不清楚警察对此事的意见。”

“我担心我们的推理和他们的意见正好相反，”我的朋友返回

正题说，“据我所知，警察们认为，费兹罗依·辛普森先麻醉倒看

守马厩的人，用预先配制的钥匙打开马厩大门，把银色白额马牵

出来。显然，他是打算把马偷走的。由于没有马辔头，辛普森势

必把这个领带套在马嘴上，然后连门也没关，把马牵到荒野上，在

半路撞见了驯马师，也可能被驯马师追上，这样自然双方就引发

了争吵。尽管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，辛普森却没有受到任

何伤害，反倒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打碎了驯马师的头颅。随后，这

个偷马贼把马藏在了隐蔽之处，也可能在他们互相搏斗时，那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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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脱缰逃走，仍然漂泊在荒野之中。这就是警察们对此案的意见。

尽管这种解释不大可靠，其他的说法则更不可能成立。无论如何，

我到达现场后很快会查清案情，在这以前，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

何能从当前情况有所进展。”

我们傍晚时分才到达塔韦思托克小镇。它看上去就像盾牌上

的浮雕一样，坐落在达特姆尔辽阔原野的中心地带。在车站上等

候我们的是两位绅士，一位身材高大，面容英俊，生着卷曲的头

发和胡须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格外精神。另一个人身材矮小，看

上去非常机警且干净利落，身穿礼服大衣，脚蹬一双有绑腿的高

统靴子，一脸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，戴着一只单眼镜，这个人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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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著名的运动家罗斯上校。前一个人则是誉满英国侦探界的警长

格雷戈里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为你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，”上校说道，

“警长已全力为我们探查此案，我愿尽我所能设法为可怜的斯特雷

克报仇，并重新找回我的名驹。”

“有什么新发现吗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很抱歉，没有什么收获，”警长说道，“外面准备了一辆敞篷

马车，你一定愿意在天黑以前去现场看看，我们可以在路上交换

一下意见。”

一分钟以后，我们已经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里，轻捷地穿过

德文郡的这个古雅的城市。警长格雷戈里满脑子都是案情，滔滔

不绝地讲个没完。福尔摩斯偶尔问一问，或打断插一两句话。我

也很有兴趣，聚精会神地听这两位侦探的对话，罗斯上校则用帽

子斜遮双眼，抱臂向后倚靠着。格雷戈里系统地解释了他自己的

意见，几乎完全符合福尔摩斯在火车上的预言。

“法网已把费兹罗依·辛普森紧紧套住，”格雷戈里说道，“我

相信他就是凶手;但也知道证据还不确凿，如果案情有新的进展，

很可能推翻现有的证据。”

“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我们认为是他倒下去时自己划伤的。”

“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做出了同样的推

论。这样的话，情况就对辛普森不利了。”

“那是毫无疑问的。辛普森既没有刀，又没有伤痕。可是，对

他不利的证据却相当多。他格外留意那匹失踪的名驹，又涉嫌毒

害小马倌，案发当晚他还冒雨外出，携带一根沉重的手杖，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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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带也在被害人手中。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对他提出诉讼。”

福尔摩斯摇了摇头。

“一个聪明的律师完全可以驳倒它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他为什

么要把马从马厩中偷走呢？如果只是想杀害它，为什么不在马厩

内动手呢？他身上带有配制的钥匙吗？是哪家药品商卖给他的烈

性麻醉剂？最主要的是，他一个外乡人能把马藏到哪里？何况是

这样一匹名驹？对他要女仆转交给小马倌的那张纸，他自己怎么

解释？”

“他说那是一张十镑的钞票，我们从他的钱包里找到了。不过

你提出的其他问题看来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难于解决。他对这个

地区并不陌生，每年夏季他都要来塔韦思托克镇住上两次。麻醉

剂可能是从伦敦带来的。那把钥匙在用完之后，可能早已扔掉了。

那匹名驹可能在荒野中的某个洞穴或废旧的矿坑里。”

“至于那条领带，他作何解释呢？”

“他承认那是他的领带，但宣称领带已经遗失了。不过本案出

现了一个新情况，可以证明是他把马牵出了马厩。”

福尔摩斯竖起耳朵，仔细地倾听着。

“我们发现了一些足迹，可以表明有一伙吉卜赛人在星期一夜

晚曾在距离案发地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扎营。星期二他们就离开

了。现在，如果我们假定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，当

辛普森被人赶上时，他不是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吗？如果这样，

那匹名驹现在不是仍在那些吉卜赛人手中吗？”

“当然有这种可能。”

“我们正在荒原上搜寻这些吉卜赛人。我也检查了塔韦思托克

镇方圆十英里以内每一家马厩和小房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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